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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化时期的两大新学派，即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是同时创立的。他们的创立 

人芝诺和伊壁鸠鲁大约同时出生，并且先后在几年之内都定居于雅典，分别作他们各自 

学派的领袖。因此先考虑那一派完全是兴趣问题。我要先谈伊壁鸠鲁派，因为他们的学 

说是被他们的创立人自始就完全确定了的；而斯多葛主义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下迄死 

于公元180年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为止。 

    有关伊壁鸠鲁生平的主要权威，是生活于公元后三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然而 

这里有两点困难，第一是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很容易接受极少历史价值的、或者全无 

历史价值的传说。第二是他的《传记》中包含一部分斯多葛派对伊壁鸠鲁所发动的诽谤 

性的指责，我们常常弄不清楚究竟是他本人在肯定某些事情呢，还是只不过在转叙别人 

的诽谤。斯多葛派所捏造的诽谤是与他们有关的事实，这一点是当他们崇高的道德为人 

赞美时，我们所应该记得的；但这些却不是有关伊壁鸠鲁的事实。例如，有一个传说是， 

伊壁鸠鲁的母亲是个行骗的女祭司，关于这件事第欧根尼说： 

    “他们（显然是指斯多葛派）说他常常跟着他母亲挨家挨户地去串门，口里念着禳 

灾的祷文，并且还帮他的父亲教蒙学来混一口饭吃”。 

    关于这一点贝莱解释说：①“他随着他母亲作为一个助手走遍四方，口中背诵她的 

祷文；假如这个故事有任何真实性的话，那么在很年青的时候，他可能早就被后来在他 

的学说中成为显著特征的那种对于迷信的仇视所激发起来了”。这种理论是很有吸引力 

的，但是鉴于古代末期捏造一种诽谤时的毫不犹疑，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任何根 

据而可以被接受。①反对这种说法的有一件事实，即他对他的母亲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感情。②然而伊壁鸠鲁一生的主要事实似乎是可以确定的。他的父亲是萨摩地方一个贫 

穷的雅典殖民者；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2或341年，但究竟是生于萨摩还是生于亚底加， 

我们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他的幼年时代是在萨摩度过的。他自述他从十四岁开始研 

究哲学。在十八岁的时候，即约当亚历山大逝世的时候，他来到了雅典，显然是为着确 

定他的公民权而来的。但是当他在雅典的时候，雅典的殖民者被赶出了萨摩（公元前32 
2年）。伊壁鸠鲁全家逃到小亚细亚，他也到了那里和家人团聚。就在这时候或者也许稍 

早，他在陶斯曾向一个叫做脑昔芬尼的人学过哲学，此人显然是德谟克里特的弟子。虽 

然伊壁鸠鲁的成熟的哲学所得之于德谟克里特的，要比得之于任何其他哲学家的为多； 

然而他对于脑昔芬尼却除了轻蔑之外并没有说过任何别的话，他把脑昔芬尼叫做“软体 

动物”。 

    公元前311年伊壁鸠鲁创立了他的学校，最初是在米特林，后来是在兰普萨古，自公 

元前307年而后就在雅典；他以公元前270年或271年死于雅典。 

    经过了多难的青年时代之后，他在雅典的生活是平静的，仅仅受到健康不佳的打搅。 

他有一所房子和一座花园（花园”显然和房子不在一片）；他就在这个花园里讲学。他 

的三个兄弟和另外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学校的成员，但是在雅典他的团体的人数增 

加起来了，不仅是学哲学的弟子增加了，而且还有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以及奴隶们和 

妓女们（hetaerae）。这些妓女们成了他的敌人诽谤的借口，但显然是完全不公正的。 

他对于纯粹人情的友谊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给他的团体成员的小孩子们写过轻松愉 

快的信。他并没有实践古代哲学家们在表现感情时人们可以预料得到的那种严肃与深沉； 

他写的信是异常之自然而又坦率的。 

    团体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原则，而（无疑地）一部分也由于没 

有钱。他们的饮食主要是面包和水，伊壁鸠鲁觉得这就很可满意了。他说“当我靠面包 

和水而过”活的时候，我的全身就洋溢着快乐；而且我轻视奢侈的快乐，“不是因为它 

们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有种种的不便会随之而”来。团体在钱财上至少有一部分是靠 

自愿捐助的。他写信给一个人说：“请你给我送一些干酪来吧，以便我在高兴的时候可 

以宴客”。又写给另一个朋友说：“请你代表你自己和你的孩子们送给我们一些为我们 

神圣的团体所必需的粮食吧”。又说：“我需要的唯一捐助就是这些，——要命令弟子 

们给我送来，纵使他们是在天涯海角也要送来。我希望从你们每个人那里每年收到二百 

二十个德拉克玛，①不要再多”。 

    伊壁鸠鲁终生都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他学会了以极大的勇气去承当它。最早提出了 

一个人被鞭挞的时候也可以幸福的，就是伊壁鸠鲁而不是斯多葛派。他写过两封信，一 

封是在他死前的几天，另一封是在他死的那天；这两封信说明了他是有权主张这种见解 

的。第一封信说：“写这封信的七天之前我就完全不能动弹了，我忍受着人们临到末日 

的那种痛苦。如果我要出了什么事，务必请你照管美特罗多罗的孩子们四五年，但用于 

他们的钱不可比你现在用于我的钱更多”。第二封信说：“在我一生中真正幸福的这个 

日子，在我即将死去的时刻，我给你写这封信。我的膀胱病和胃病一直继续着，它们所 

常有的严重性丝毫也没有减轻；但是尽管有着这一切，我心里却在追忆着我和你谈话的 

快乐。请你费心照顾美特罗多罗的孩子们吧，正象我可以期待于你从小就对我以及对哲 

学所具有的忠诚那样”。美特罗多罗是他最早的弟子之一，这时已经死了；伊壁鸠鲁在 

遗嘱里为他的孩子们作了安排。 

    虽然伊壁鸠鲁对大多数人都是温文和蔼的，但是他对于哲学家们的态度却表现了他 

性格的另一面，尤其是对于人们所认为他曾受过影响的那些哲学家。他说“我想这些喋 

喋不休的人一定相信我是软体动物（脑昔芬尼）的门徒，并且曾和一些嗜酒的青年们一 

片听过他的讲演。实际上那家伙是个坏人，他的习惯是永远也不可能引到智慧的”。① 
他从来也不承认他所得之于德谟克里特的那些东西；至于留基波，则他肯定说从来就没 

有过这么一位哲学家，——意思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这么一个人，而是说这个人并不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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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开列过一张骂人绰号的名单，这些绰号都被认为是他给他最出 

色的前辈们所取的。除了对于别的哲学家们的这种气量狭隘之外，他还有一个严重的错 

误，就是他那专断的教条主义。他的弟子必须学习包括他全部学说在内的一套信条，这 

些信条是不许怀疑的。终于便没有一个弟子曾补充过或者修正过任何的东西。两百年之 

后，当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的哲学写成诗的时候，他对于这位老师的教训（就我们所能 

判断的而言）也并没有加入任何理论上的新东西。凡是可能加以比较的地方，我们都发 

现卢克莱修总是与原意密切符合的；一般公认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可能填补起来了由于 

伊壁鸠鲁整整三百卷书的遗失而给我们的知识所造成的空隙。他的著作除了几封书信、 

一些片断以及一片关于“主要学说”的叙述而外，其余的都没有留传下来。” 
    伊壁鸠鲁的哲学正象他那时代所有的哲学（只有怀疑主义是部分的例外）一样，主 

要的是想要获得恬静。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并且他以鲜明的一贯性坚持这种观点一直到 

底。他说：“快乐就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过他在《生命 

的目的》一书中所说的话：“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 

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又说：“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口腹的快乐； 

哪怕是智慧与文化也必须推源于此”。他告诉我们说，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 

赏。心灵的快乐之唯一高出于肉体快乐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观赏痛 

苦；因此比起身体的快乐来，我们就更能够控制心灵的快乐。“德行”除非是指“追求 

快乐时的审慎权衡”，否则它便是一个空洞的名字。例如，正义就在于你的行为不致于 

害怕引起别人的愤恨，——这种观点就引到了一种非常有似于“社会契约论”的社会起 

源学说。 

    伊壁鸠鲁不同意他的某些快乐主义的前人们之区别开积极的与消极的快乐，或动态 

的与静态的快乐。动态的快乐就在于获得了一种所愿望的目的，而在这以前的愿望是伴 

随着痛苦的。静态的快乐就在于一种平衡状态，它是那样一种事物状态存在的结果，如 

果没有这种状态存在时，我们就会愿望的。我们可以说当对饥饿的满足在进行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动态的快乐；但是当饥饿已经完全满足之后而出现的那种寂静状态就是一种 

静态的快乐。在这两种之中，伊壁鸠鲁认为还是追求第二种更为审慎一些，因为它没有 

掺杂别的东西，而且也不必依靠痛苦的存在作为对愿望的一种刺激。当身体处于平衡状 

态的时候，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平衡，要求安宁的快乐而不要求激烈的欢乐。 

看起来如果可能的话，伊壁鸠鲁会愿意永远处于饮食有节的状态，而不愿处于大吃大喝 

的状态。 

    这样，在实践上他就走到了把没有痛苦，而不是把有快乐，当做是有智慧的人的鹄 

的。①胃可能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但是胃病的痛苦却可以压倒饕餮的快乐；因此伊壁鸠 

鲁只靠面包度日，在节日则吃一些奶酪。象渴望财富与荣誉这样一些愿望是徒劳无益的， 

因为它们使得一个本可满足的人不能安静。“一切之中最大的善就是审慎：它甚至于是 

比哲学还更要可贵的东西”。他所理解的哲学乃是一种刻意追求幸福生活的实践的体系； 

它只需要常识而不需要逻辑或数学或任何柏拉图所拟定的精细的训练。他极力劝他年青 

的弟子兼朋友毕托克里斯“要逃避任何一种教化的形式”。所以他劝人躲避公共生活便 

是他这些原则的自然结果，因为与一个人所获得的权势成比例，嫉妒他因而想要伤害他 

的人数也就随之增加。纵使他躲避了外来的灾难，但内心的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可 

能的。有智慧的人必定努力使生活没没无闻，这样才可以没有敌人。 

    性爱，作为最“动态”的快乐之一，自然是被禁止的。这位哲学家宣称：“性交从 

来不曾对人有过好处；如果它不曾伤害人的话，那就算是幸运了”。他很喜欢（别人的） 

孩子，但是要满足这种趣味他似乎就得有赖于别人不听他的劝告了。事实上他似乎是非 

常喜欢孩子，竟至违反了自己的初衷；因为他认为婚姻和子女是会使人脱离更严肃的目 

标的。卢克莱修是追随着他贬斥爱情的，但是并不认为性交有害，只要它不与激情结合 

在一起。 

    依伊壁鸠鲁看来，最可靠的社会快乐就是友谊。伊壁鸠鲁是象边沁一样的一个人， 

他也认为在一切时代里所有的人都只追求着自己的快乐，有时候追求得很明智，有时候 

则追求得很不智；但是他也象边沁一样，常常会被自己温良而多情的天性引得做出一些 

可赞美的行为来，而根据他自己的理论他本是不应该如此的。他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朋友， 

不管他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是什么；但是他却极力要说服自己相信，他是自私得正象他 

的哲学所认为的一切人一样。据西赛罗说，他认为“友谊与快乐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种 

缘故所以就必须培养友谊，因为没有友谊我们就不能安然无惧地生活，也不能快乐地生 

活”。然而他又有时多少是忘记了自己的理论：他说“一切友谊的本身都是值得愿望的”， 

又补充说“尽管这是从需要帮助而出发的”。①虽然伊壁鸠鲁的伦理学在别人看来是粗 

鄙的而且缺乏道德的崇高性，但他却是非常之真诚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提到他花园里 

的团体时是说“我们神圣的团体”；他写过一本《论圣洁》的书；他具有一个宗教改革 

者的一切热情。他对人类的苦难，一定具有一种强烈的悲悯感情以及一种不可动摇的信 

心：只要人们能接受他的哲学，人们的苦难就会大大地减轻。这是一种病弱者的哲学， 

是用以适应一个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有冒险的幸福的世界的。少吃，因为怕消化不良；少 

喝，因为怕第二天早晨醒不了；避开政治和爱情以及一切感情的活动；不要结婚生子， 

以免丧失亲人；在你的心灵生活上，要使自己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要观赏痛苦。身体的痛 

苦显然是一件大坏事；但是如果身体痛苦得很厉害，它就会很短暂；如果它的时间拖得 

很长，那末就可以靠着心灵的训练以及不顾痛苦而只想念幸福事物的那种习惯来加以忍 

受。最重要的是，要生活得能避免恐惧。 

    正是由于这个避免恐惧的问题，伊壁鸠鲁才被引到了理论哲学。他认为恐惧的两大 

根源就是宗教与怕死，而这两者又是相关联的，因为宗教鼓励了认为死者不幸的那种见 

解。所以他就追求一种可以证明神不能干预人事而灵魂又是随着身体而一片消灭的形而 

上学。绝大多数的近代人都把宗教想成是一种安慰，但是对于伊壁鸠鲁则恰好相反。超 

自然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在他看来乃是恐怖的一个来源，而灵魂不朽又是对希望能解脱 

于痛苦的一个致命伤。于是他就创造了一种精巧的学说，要来疗治人们的那些可以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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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信仰。 

    伊壁鸠鲁是一个唯物论者，但不是一个决定论者。他追随着德谟克里特相信世界是 

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但是他并不象德谟克里特那样相信原子永远是被自然律所完全控 

制着的。我们知道，希腊的必然观源出于宗教；所以他的想法也许是对的，即只要容许 

必然性有存在的余地，那末对宗教的攻击就总归是不全面的。他的原子具有重量，并且 

不断地向下坠落；但不是朝向地心坠落，而是一种绝对意义的向下坠落。然而，一个原 

子时时会受到有似于自由意志的某种东西在作用着，于是就微微地脱离了一直向下的轨 

道，①而与其他的原子相冲撞。自此以下，则漩涡的发展等等所进行的方式都与德谟克 

里特的讲法大致相同。灵魂是物质的，是由呼吸与热那类的微粒所组成的。（德谟克里 

特认为呼吸和风在实质上与其不同；它们并不仅仅是运动着的气）。灵魂－原子布满着 

整个的身体。感觉是由于身体所投射出去的薄膜，一直触到了灵魂－原子的缘故。这些 

薄膜在它们原来所由以出发的身体解体以后，仍然可以继续存在；这就可以解释作梦。 

死后，灵魂就消散而它的原子（这些原子当然是继续存在的）就不能再有感觉，因为它 

们已不再与身体联系在一片了。因此，用伊壁鸠鲁的话来说就是：“死与我们无干，因 

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是无感觉的都与我们无干”。 

    至于神，则伊壁鸠鲁坚决信仰他们存在，因为否则他就不能解释广泛流行的神的观 

念的存在了。但是他深信，神自身并不过问我们人世的事情。他们都是遵循伊壁鸠鲁教 

诫的合理的快乐主义者，所以不参与公共生活；政府是一种不必要的费事，他们的生活 

幸福而美满，所以并不感到政府有诱惑力。当然，通神、占卜以及所有这类的行为纯粹 

都是迷信，信仰天命也是迷信。 

    所以并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我们会触惹神的震怒，或者害怕我们死后会在阴间受苦。 

虽然我们要服从自然的威力（这是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的），然而我们仍然有自由意志， 

并且在某些限度之内我们乃是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不能逃避死亡，但是死亡（正 

当地加以理解时）并不是坏事。如果我们能按照伊壁鸠鲁的箴言审慎地生活下去的话， 

我们或许能成就一定程度的免于痛苦的自由。这是一种温和的福音，但是对于深深感受 

到人类不幸的人，它却足以激发热情。伊壁鸠鲁对于科学本身并不感兴趣，他看重科学， 

只是因为科学对于迷信所归之于神的作用的种种现象提供了自然主义的解释。当有着好 

几种可能的自然主义的解释时，他主张用不着在其中选择某一种解释。例如月亮的盈亏 

就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解释；但其中任何一种只要它不引出神来，就和别的解释是一样地 

好；至于试图要决定其中哪一种是真的，那就是无益的好奇心了。所以伊壁鸠鲁派实际 

上对自然知识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他们抗议晚期异教徒对于 

巫术、占星与通神的日益增长的信奉，他们也算做了有用的事；但他们却和他们的创始 

人一样始终都是教条主义的、有局限的，对个人幸福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没有真正的兴趣。 

他们能背诵伊壁鸠鲁的教诫，但是在这一学派所存在的整个几百年中间，他们并没有对 

伊壁鸠鲁的教诫增加任何新东西。 

    伊壁鸠鲁唯一著名的弟子就是诗人卢克莱修（公元前99-55年），他是和尤里乌斯· 
凯撒同时代的人。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自由思想成为风尚，伊壁鸠鲁的学说在有教育的 

人们中间非常流行。但是奥古斯都皇帝提倡复古，提倡复兴古代的德行与古代的宗教， 

因而使得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诗湮没不彰，一直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为止。这部书 

在中世纪只保存下来了一份手稿，幸免于被顽固派所毁灭。几乎从没有过任何别的大诗 

人要等待这么久的时间才为人所认识到，但是到了近代，他的优异性差不多已经是普遍 

公认的了。例如他和卞哲明·佛兰克林两个人就是雪莱所喜爱的作家。他的诗以韵文表 

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虽然这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学说，但两人的品质是迥然不同的。卢 

克莱修是热情的，比伊壁鸠鲁更加需要有审慎权衡的教诫。他是自杀而死的，似乎是患 

有时时发作的神经病，——有些人断言是由恋爱的痛苦，或是由春药的意想不到的作用 

所致。他对伊壁鸠鲁有如对一位救世主一般，并且以宗教强度的语言赞颂了 

 

    这位他所认为是宗教摧毁者的人：① 
  当人类在地上到处悲惨地呻吟， 

  人所共见地在宗教的重压底下， 

  而她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 

  用她凶恶的脸孔怒视人群的时候—— 
  是一个希腊人首先敢于 

  抬平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 

  没有什么神灵的威名或雷电的轰击 

  或天空的吓人的雷霆能使他畏惧； 

  相反地它更激其他勇敢的心， 

  以愤怒的热情第一个去劈开 

  那古老的自然之门的横木， 

  就这样他的意志和坚实的智慧战胜了； 

  就这样他旅行到远方， 

  远离这个世界的烈焰熊熊的墙垒， 

  直至他游遍了无穷无尽的大宇。 

  然后他，一个征服者，向我们报导 

  什么东西能产生，什么东西不能够， 

  以及每样东西的力量 

  如何有一定的限制， 

  有它那永久不易的界碑。 

  由于这样，宗教现在就被打倒 

  在人们的脚下，到头来遭人践踏： 

  而他的胜利就把我们凌霄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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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接受了传统关于希腊宗教与仪式的欢愉快乐的说法，那末伊壁鸠鲁和卢克 

莱修对宗教所表现的仇视就非常之不容易理解了。例如，济慈的《希腊古瓶之歌》歌颂 

了宗教的礼仪，那便不是一种使人心充满了阴暗恐怖的东西。我以为流行的信仰，大部 

分绝不是这种欢愉快乐的东西。对奥林匹克神的崇拜比起其他形式的希腊宗教来，迷信 

的残酷性要少一些；但是即使是奥林匹克的神直到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时，也还有时 

候要求以人献祭，这种办法是在神话和戏剧中记载下来了的。①在伊壁鸠鲁的时候，整 

个野蛮世界还都公认以人献祭的办法；甚至于直到罗马征服时，野蛮人中最文明的人在 

危急关头，例如在布匿战争中，也还是使用这种办法的。 

    詹·哈里逊已经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希腊人除了对于宙斯及其一族的正式崇拜 

而外，还有着许多其他更为原始的信仰是与野蛮仪式多少相联系着的。这些信仰在一定 

程度上都被吸收到奥尔弗斯主义里面来，奥尔弗斯主义成了具有宗教品质的人们中间所 

流行的信仰。人们往往设想地狱是基督教的一种发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基督教在这 

方面所做的，仅仅是把以前流行的信仰加以系统化而已。从柏拉图《国家篇》的开头部 

分就可以看出，对死后被惩罚的恐惧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是普遍的，而且在苏格拉底 

至伊壁鸠鲁的这一段时间内恐怕也不曾有所减少。（我不是说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而是 

说一般的居民。）当然通常也还把疫疠、地震、战争的失败以及类似的灾难，都归咎于 

神的愤怒或者是未能注意预兆。我以为在关于通俗信仰的这个问题上，希腊的文学与艺 

术或许是误人不浅的。我们关于十八世纪末期的卫理教派又能知道什么呢，假如这个时 

期除了它那些贵族的书籍和绘画而外，便没有别的记录保存下来的话？卫理派的影响就 

象希腊化时代的宗教性一样，是来自下层的；到了鲍斯威尔和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时 

代它已经是非常有势力的了，尽管从他们两人的作品里看来，卫理教派影响的力量并不 

显著。所以我们决不能用《希腊古瓶》的形象或者是诗人与贵族哲学家的作品，来判断 

群众的宗教。伊壁鸠鲁无论从身世来说还是从他所交接的人来说，都不是贵族；也许这 

可以说明他对宗教的极端敌对的态度。 

    自从文艺复兴以后，伊壁鸠鲁的哲学主要是通过了卢克莱修的诗篇才为读者们所知 

道的。如果读者们并不是职业的哲学家，那末使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唯物主义、否定 

天命、反对灵魂不朽这样一些东西与基督教的信仰之间的对比了。特别使一个近代读者 

感到惊异的是，这些观点——这些观点今天一般都认为是阴沉的、抑郁的——竟是用来 

表现一种要求从恐惧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福音的。宗教方面真诚信仰的重要性，卢克 

莱修是和任何基督徒一样地深信不疑。卢克莱修在描叙了当人成为一种内心冲突的受难 

者的时候，是怎样地力图逃避自己并且枉然无益地想换个地方以求解脱之后，就说道： 

① 
 
    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想逃开自己—— 
  而这个自己，说实话，他怎样也逃不开； 

  与自己意愿相反，他还是紧紧抓住它； 

  他憎恨自己，因为他老不舒服， 

  但却不能认识他的病痛的原因； 

  是的，只要他能清楚地认识了它， 

  那么，每个人就会把一切别的都抛开， 

  而首先去认识万物的本性， 

  因为这里成为问题的， 

  不是一个人的一朝一夕的境况， 

  而是永恒时间中的境况， 

  在人们死后那全部时间之中 

  他们所将要度过的那种境况。 

 

    伊壁鸠鲁的时代是一个劳苦倦极的时代，甚至于连死灭也可以成为一种值得欢迎的、 

能解除精神苦痛的安息。但相反地，共和国末期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幻 

灭的时代：具有巨人般的精力的人们，正在从混乱之中创造出来一种为马其顿人所未能 

创造的新秩序。但是对于置身于政治之外并且对于权力和掠夺毫不关心的罗马贵族来说， 

则事情的演变一定是令人深为沮丧的。何况在这之外又加上了不断的神经病的磨难，所 

以卢克莱修就把希望根本不生存当作是一种解脱，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怕死在人的本能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于伊壁鸠鲁的福音在任何时候也不 

能得到广泛的流传；它始终只是少数有教养的人的信条。甚至于在哲学家们中间，自从 

奥古斯都的时代以后也都是照例拥护斯多葛主义而反对伊壁鸠鲁主义的。的确，自从伊 

壁鸠鲁死后，伊壁鸠鲁主义尽管日益萎缩，但仍然存在了六百年之久；可是随着人们日 

益受到我们现世生活的不幸的压迫，他们也就不断地向宗教或哲学里要求着更强烈的丹 

药。哲学家们除了少数的例外，都逃到新柏拉图主义里面去了；而没有受教育的人们便 

走入各种各样的东方的迷信，后来又越来越多地走入基督教，基督教在其早期的形式是 

把一切美好都摆在死后的生活里的，因此就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与伊壁鸠鲁的福音恰好相 

反的福音。然而与伊壁鸠鲁非常之相似的各种学说，却在十八世纪末叶被法国的philos 
ophes（哲学家们）所复活了，并且被边沁及其后学们传到英国来；这是有意地要反对基 

督教而这样做的，因为这些人对基督教的敌对态度和伊壁鸠鲁对他当时的宗教是一样的。 

    ================================== 
  ①《希腊的原子论者与伊壁鸠鲁》，西雷耳·贝莱著，1928年牛津版，第221页。贝 

莱先生对伊壁鸠鲁做过专门的研究，他的书对于学者是极有价值的。 

    ①斯多葛派对伊壁鸠鲁是非常不公平的，例如艾比克泰德写信给他说：“这就是你 

所宣扬的有价值的生活：吃，喝，淫，屙，睡”。见艾比克泰德《文集》，卷2，第20章。 

    ②吉尔伯特·穆莱，《五个阶段》，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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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约合美金二十元。 

    ①奥德斯（W．J．Oates）著《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第47页。在可能 

的地方我都引用奥德斯先生的译文。 

    ①（对伊壁鸠鲁来说）“没有痛苦的本身便是快乐，而且按他分析到最后，简直是 

最真实的快乐”。贝莱，前引书，第249页。 

    ①关于友谊这个题目以及伊壁鸠鲁那种可爱的言行不一，可参阅贝莱，前引书，第 

317-320页。 

    ①在我们今天，艾丁顿解释测不定原理时也提出了一种类似的见解。 

    ①下文引自屈味连（R．c．Trevelyan）先生的英译本，卷一，第60-79页。（参见 

三联书店中译本，1958年版，卷一，第3-4页。——译者） 

    ①卢克莱修举出过伊妃格尼亚的牺牲，作为宗教所铸成的祸害之一例。卷一，第85 
-100页。 

    ①卷三，1068-76。我引用的仍然是屈味连先生的译文。（前引中译本，卷三，第1 
86-187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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